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ＦＯ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ＩＥＳ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

第４０卷第３期 □２０１８年５月

ＶＯＬ．４０　ＮＯ．３□ ＭＡＹ２０１８

广州非洲人的“汇款”特征及其功能研究＊

□陆继霞

［摘　要］　通过深度访谈和参与观察的方法研究发现，在广州的非洲人主要通过邮寄商品而不是现

金的方式给留守在非洲的家人，从而为改善家庭生计和当地的社会发展做出贡献。这种独特的汇款方

式，不仅使得家庭从经济上获利，而且使其家庭成员习得经商的技能，其意义比常见的流动人口现金汇款

给家庭和社区带来的影响更富社会和文化内涵，因而在实践层面上对构建中非关系发挥着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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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后，广州作为世界工厂中的南方城市，由于与非洲相似的气候条件、宗教多元性以及宽容的政治和经

济环境等因素吸引了大量非洲人，［１］从而成为在中国的非洲人的主要聚集地。并且，由于饮食文化和宗教等因素，

他们聚居在小北和三元里等地区。Ｂｏｄｏｍｏ曾估算，在广州的非洲人有１０万左右，［２］Ｍａｔｈｅｗｓ则估计有二万人左

右。［３］《广州日报》报道称，截至２０１４年底，在广州的非洲人有１．６万。而其他统计数字显示，２０１５年１～１１月经广州

各口岸入境的非洲人约二十万人次，在广州市常住非洲人有５２０８名，［４］２０１７年初，一些媒体报道称，在广州生活的

非洲人实际上仅有一万人左右。可见，目前在广州到底有多少非洲人，并没有统一的权威数据，这一方面与人口流

动的特点有关，另一方面则由于签证等因素造成官方无法对其进行精准地统计。目前学界认为，相对而言，从出入

境、住房登记等信息途径获得的数据更接近真实情况。与在西方国家不同，这些在广州的非洲人并没有正式工作而

主要从事的是商业或贸易活动，［５］其经营的商品则从日常用品如衣服、鞋子，到家用电器和建筑材料等，多种多样、

一应俱全。而且，他们在落脚城市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生活社区，［６］即“巧克力城”［７］“非洲城”。［８］近几年来，“非洲人

在广州”现象已经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现有文献对“广州非洲人”现象的研究除了从移民研究的主流视

角讨论其身份是否为“移民”之外，重点集中在以下方面，非洲人移民到广州的原因，他们的居住、生活和经济状况，

宗教活动及饮食文化，等等。

首先，一些学者对这些非洲人的生活和社会组织进行了研究。Ｒｏｂｅｒｔ　Ｃａｓｔｉｌｌｏ和Ａｄａｍｓ　Ｂｏｄｏｍｏ的研究富有重

要影响力，他们早期就对非洲人在广州构建自己的多民族小型社区的实践过程进行了研究，从而引起人们对这一群

体的广泛关注。［９］后来，牛冬通过对这些非洲人的日常生活、居住方式和亲属关系等进行研究，提出了“过客社团”的

概念，他认为广州非洲人并不会成为非洲到中国的移民，而只是“过客”，［１１］黄石鼎［１２］和王亮［１３］对这些“过客”的日常

生活状况和社区的形成路径进行了分析和探讨后，强调指出非洲人在迁移过程中血缘和地缘关系的重要性。

Ｍａｔｈｅｗｓ的研究则发现，那些在广州从事物流和中介服务的非洲移民不仅发挥着协调商业交易顺利开展的作用，而

且还在中非不同文化的人群之间扮演着翻译人和传递人的角色。［３］

其次，这些非洲人与迁入地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融入问题是学界探讨的另一个焦点。部分学者指出，尽管这些

非洲人在中国的规模不断地扩张并且形成了自己的飞地，［１４］但他们仍然面临着一些合法地位的问题。作为邻居，

即使中国人已经习惯了非洲人的存在，但仍未完全接受这个群体。因受到自身洁净观、审美观等影响，一些中国人

对非洲人仍会在一定程度存在歧视（牛冬．广州非洲人的现状观察，３６０个人图书馆，２０１６年４月２９日，ｈｔｔｐ：／／

ｗｗｗ．３６０ｄｏｃ．ｃｏｍ／ｃｏｎｔｅｎｔ／１６／０４２９／１０／１０１５５６０２＿５５４７２９０９３．ｓｈｔｍｌ）。

５２

＊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７－１２－１０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西方发展援助与中国发展援助的战略政策比较分析”（项目编号：１６ＡＺＤ０１７）。



大量的非洲移民仅凭持有过期签证而继续居住在广州，因而成为“三无”移民：非法入境、非法居留、非法就

业。［１５］他们多居住在小北地区，通过从那些低档且不规范的房屋租赁市场以及附近的城中村去租房子，与那些国内

在城市务工的农民工住在一起，［１６］从而隐藏自己的非法身份。对他们来说，想要获得居住许可已经很难，更不要说

合法的中国签证。［７］由于在广州生活过程中遭遇的一些困难，包括在很多方面被中国大众所歧视，他们的商业环境

有时候会受到影响。［１７］

除上述研究外，还有一些学者对广州非洲人的日常餐饮活动、功能、文化特性及对当地的影响，［１８］宗教活动，［１９］

移民、［２０］迁移、［２１］迁居［２２］等行为，社会空间、［２３］社会交往与社会支持，［２４］身份建构［４］等等，也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探

讨，这些研究成果对本研究都有一定的启发性。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对广州非洲人的理解更多是在移民研究框架下对他们在广州工作和生活期间的社团组

织、宗教活动、饮食等文化特性及其与当地人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融入等进行的探索和讨论，这些研究成果为我们了

解这一新兴群体打开了一扇窗，无论从研究方法还是研究视角上都对该领域的学术积累奠定了重要基础。然而，需

要指出的是，目前这些研究文献更多是关于这些非洲人在迁入地的状况及对迁入地带来的影响，而关于他们与迁出

地的联系以及对迁出地的影响却较少得到关注。由此，本文将从广州非洲人的汇款角度出发进行研究，将是对现有

文献的一个重要补充。

本研究的实地调查于２０１６年５月至２０１７年７月进行，主要是对广州的小北和三元里地区的非洲流动人口进

行深度访谈和参与观察。在实地研究过程中，笔者还走访了非洲人在广州活动的各种区域，包括：宾馆、（交易）市

场、餐厅、居住区以及那些与非洲人汇款相关的地方，如西方联盟（Ｗｅｓｔｅｒｎ　Ｕｎｉｏｎ）、速汇金（ＭｏｎｅｙＧｒａｍ）、商业银

行、物流公司、外汇兑换所等。通过与相关工作人员进行访谈，笔者对被访非洲人所谈及的信息进行了交叉验证，并

且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他们在与留守在非洲的家人、与广州当地的生意伙伴以及在“汇款”过程中不同利益相关主体

等之间的互动情况。本研究调研过程中共访谈２２人，其来源国家、性别等基本情况如表１所示：
表１　 访谈对象的基本情况

国家 尼日利亚 刚果 喀麦隆 马里 肯尼亚 赞比亚 加纳 埃塞俄比亚 合计

人数 ７　 １　 ２　 ４　 １　 １　 ４　 ２　 ２２
性别 男 男 男 男 女 男 男 男

　　注：本研究访谈和观察的对象均在广州已经居住１年以上，而那些通常因各种原因（如签证等）往返于中国和非洲国家之间的非洲商人则不在本研

究讨论范畴之内。

二、广州非洲人汇款来源：多样的中非贸易生计活动
一般情况下，跨国人口流动都是那些从南方贫困国家流向北方发展水平较好的国家，［２５］其驱动力在于这些国

家对于低水平劳动力的需求。然而，这些非洲人在中国的情况并非如此。由于中国国内的劳动力市场并无法像西

方国家那样吸纳跨国流动人口，［１５］非洲人来广州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商品在经营成本和价格上的优势与竞争力，因

而从事中非之间的商业和贸易活动，即“为了赚钱”。Ｂｏｄｏｍｏ早期的研究曾指出，９５％的非洲移民都是在经营生意，

而其余小部分人要么是家属、要么是在非洲人的公司里做杂事。［２］

调研中笔者也发现，在广州的非洲群体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到广州出差进行短暂停留、在购买货物后寄回非

洲做生意的商人；另一种则是到广州后长期生活在这里，进行贸易的生意人，或为非洲人、中东老板提供服务的白领

阶层（如房屋中介、电话卡销售等），或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第一种类型的非洲人通常居住在宾馆或与同伴一起住

在市场附近，他们在中国停留的时间通常较短，大概１～２周，然后将货物通过空运或海运寄回国内，人们通常看见

的那些在小北和三元里地区的市场里拿着大包、小包，装满鞋子、衣服、包等货物行走或者打车的非洲人通常是这种

类型。而第二种类型的非洲人则是在城里租了房子长期从事各种生意的非洲人，尤其以西非人为主，如尼日利亚人

和马里人，凡是在非洲人活动的场所———市场、敬拜中心或其他提供娱乐服务的地方，都有这两个国家的人。其他

人数较多的则多来自塞内加尔、几内亚和加纳等国家。生活在广州的非洲人多数是２４～４０岁之间已婚的年轻人，

且男性居多。非洲人中少数的女性多是随丈夫生活在这里并协助他们做一些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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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中发现，被访的非洲人中，并非所有人都特别清楚自己能来中国做些什么，但中国对于他们来说意味着“机

会”。所以，只要他们攒够了钱就会考虑跑出来，而最终将广州作为从事各种生活用品生意的基地，甚至包括大件的

建筑材料等。

个案１：Ｃｈｒｉｓ，２５岁，来自尼日利亚。２０１３年来到广州，一直从事服装批发生意，他的商店位于被称为“非洲人

购物乐园”的ＣＡＮＡＡＮ市场，这里距离广州火车站较近，而且物美价廉、货物品种齐全。Ｃｈｒｉｓ的商店周边既有中

国人也有非洲人，关系都较好。他称，“很多非洲人都想来中国，打算碰碰运气。”在来之前，他自己也不知道能做什

么生意，到了以后才慢慢找到商机。他认为自己不能不负责任，所以，挣的钱都是用来支持弟弟上学。他在家乡也

开了一个商店，销售同样的服装商品———他自己创造的一个品牌，并且都从尼日利亚拿到订单后再从广州发货。

在广州，像Ｃｈｒｉｓ这样的非洲年轻人有很多。由于信息的流动，那些来自同一个地方的移民通常喜欢选择同样

的地点，他们甚至将中国当成了发展模范。为了能够让自己在广州落脚，一些非洲移民将普通话作为一种技能，以

便为那些从事商业的非洲人从事翻译、导游和中间人的角色，在某种程度上，这些人可以说是处于中非贸易网络的

结构洞的重要位置。［２６］这些非洲人会主动参加登封区“外国人综合服务中心”为帮助这些移民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

及开展生意而提供的中文课程。待“技能”成熟后，这些非洲人通常会在机场或宾馆招揽生意，以帮助那些非洲来的

客户能够顺利到达他们需要去的地方，并且还会在中非生意人之间扮演桥梁的角色，帮助他们了解彼此的需求和商

品的特点等，在确保交易保密的前提下，最终保证交易金额、交易时间、质量和数量等都能满足双方的要求。来自肯

尼亚的小伙子Ａｒｔｈｕｒ就在从事这样的工作。他游刃于那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和广州当地的老板及生产厂家之

间，帮助他们成功签订合同，自己则从中获得交易总价百分之十的提成。此外，他还能够帮助预订宾馆、提供在宾馆

和机场之间的接送服务等。事实上，由于那些来自非洲的商客在广州做生意的过程中通常会面临语言和环境等障

碍，［２］这些掮客在其进行商业活动的过程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他们可以帮助那些语言不通、商业和地理环境

不熟悉而又存在文化震惊（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ｈｏｃｋ）的商客们及时地解决困难，以化危为安。［２６］

现实中，在广州的非洲移民不仅忙碌于自身的生存问题，而且还使出浑身解数追求着自身的发展。例如，一些

非洲移民会在一些公司里做些杂事，而一些经济基础较好的人则自己从事商业活动，甚至一些非洲人的商铺还会为

非洲人和中国国内的农民工提供就业机会（如店员或送外卖快餐等）。［１８］另外，一些非洲人为非洲移民和中国国内

的农民工提供服务，如理发、零售食品等。总之，在广州的非洲人从事的行业多是与中非贸易相关的各种商业活动

或社会服务，并且过去几十年里，非洲人不仅通过实践证明了自己的商业技能，而且还开始为其他非洲人和中国人

提供了就业机会。

三、广州非洲人汇款方式：非正式为主、正式为辅
广州非洲人为家乡汇款的方式主要通过两种渠道：一是非正式的汇款渠道，二是正式的汇款系统。这些汇款

途径及其具体的特点如表２所示：
表２　广州非洲人的汇款方式

汇款途径 汇款方式 特点

１ 朋友或熟人捎带 让那些从非洲到中国做短期生意的朋友带钱或者商品回去。 非正式、基于高度信任

２ 熟人兑换
非洲移民让那些来中国做生意的老乡将钱给自己在非洲的家人，而他则负责在这边将等
额的钱帮助老乡支付购买商品的费用。 非正式、基于高度信任

３ 哈瓦拉（Ｈａｗａｌａ）
阿拉伯国家和印度次大陆的一种传统汇兑体系，由（在广州）经手人收款后、指定相关国
家或地区的合伙人向（非洲移民的）家人付款，需要付较少利息。 非正式、手续费低、高风险

４
西联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Ｕｎｉｏｎ）

汇款者需要提供有效证件，包括护照、驾驶证等，填写汇款表，其中包括很多细节内容：国
家、邮寄数额（美元）、接收的货币种类、金额、转账的目的等。以２００美元（合１　３７８元人
民币）汇款为例，到非洲国家大概需要１９．５美元（合１３４元人民币）手续费

正式、手续费高、快捷、可靠

　　资料来源：根据实地调查的访谈资料整理而成。

通常情况下，这些非洲人都不是选择单一的方式进行“汇款”，他们一般通过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的方式将经费带

回非洲。但只要存在可能，他们都不愿意选择正式的汇款方式，因为那样手续费太高，相比之下，他们更倾向于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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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手续费较低甚至没有手续费的非正式的汇款途径。

四、广州非洲人汇款背后的文化解读
如上所述，在广州的非洲人由于看到了在中国的商业机会，并通过各种途径找到做生意和生活的路径，因而能

够“扎根”在广州，并且获得收入以支持在非洲的留守家庭或自己的投资项目。已有文献表明，跨国流动人口对其迁

出地国家的贡献体现在很多方面，其中一个主要方面便是通过汇款，即通过现金流的方式来改善“留守人口”的生计

状况。Ａｄａｍｓ和Ｐａｇｅ曾指出，跨国流动人口及其汇款仅次于外国直接投资而极大降低了发展中国家的贫困水平

和贫困深度。［２７］然而，如此重要的汇款却在国际资金流动研究中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２８］事实上，在广州的非洲人

与其他流动人口一样，也会将劳动力、技术和技能等从迁入地通过汇款、投资和引入知识、技能等方式传递给迁出

地。那么，他们是通过什么方式、又是如何对其留守家庭进行“汇款”和支持的呢？本研究发现，广州非洲人的汇款

不仅包括少量的现金流，而且更普遍的是通过汇物的方式，这不仅可以增加留守家庭的收入、改善其生计，而且还有

助于提高其家庭成员从商的技能，促进广州非洲人与留守家庭成员及社区之间的密切联系以及传递中国文化等，从

而使得“汇款”具有更丰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含义。

１．经济功能

从经济上来讲，流动人口为其留守的家庭成员汇款主要是为了支持家庭成员的生计问题，这一点是毋庸置疑

的。在发展中国家，成千上万的流动人口家庭都是从海外家庭成员那里获得了经济上的支持，然而，非洲国家作为

迁出国，由于官方记录的汇款流量占全球汇款比例比较低，所以很少得到人们的关注，［２９］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２０１２
年由１．４亿移民海外的非洲跨国流动人口汇款给非洲的金额高达６００亿美元，［３０］但该数据仍未包括那些广州非洲

人以实物的形式进行汇款的价值。

对于在广州的非洲人到底为其留守家庭汇款多少，是很难估量的。而且，调研中笔者发现，这些跨国流动人口

为本国的汇款并非用于过度消费及非生产性投资（如汽车、衣服等），而是除了用于日常购买食物、支付药费外，主要

用于投资农业生产、做小生意以及教育和修缮房屋等家庭的维持和再生产活动。

被访者称，在广州的非洲人大多都是已婚，并且在非洲有留守家庭。根据非洲的文化传统，户主和家庭责任一

般都落在男性身上，［３１］即便男性外出务工或移民，家庭成员和社会依然期待他能够以某种方式在支撑家庭，包括购

买食物、衣服，支付孩子上学的费用，改善住房、家庭人员的卫生保健费用以及其他开支。本研究中访谈的非洲人，

每月寄给家中的费用平均为３　０００元，有时候因为家中急需则会再多寄一些。而那些教堂里的牧师则称，他们的职

责之一就是经常提醒这些非洲人要与家人密切保持联系，并对他们进行经济上的支持。事实上，这种在迁入地的教

堂参与移民的汇款行为现象并非个案，Ｈａｇａｎ和Ｅｂａｕｇｈ的研究中就指出了，在美国的移民会受到自己归属的宗教

团体的影响而确保自己能够与迁出地保持联系，甚至有时候教堂还会组织教徒们捐款以资助一些成员家里的婚礼、

葬礼等特殊事件时的经济之需。［３２］本研究的发现也证明了这一点。

广州非洲人作为家庭成员之一，一直在通过自己的各种努力来支持非洲留守家庭的经济活动，此外，还会参与

其家庭和社区活动的各种决策。然而，不同于一般的跨国移民，通常他们汇款回家的是货物而不是现金。从而，其

家人能够销售这些商品，赚钱后用于支持家里的各项开支。虽然大家都是将东西寄回家，但数量、频率和目的却不

尽相同。这些非洲移民为家庭邮寄货物的方式通常取决于规模的大小。数量较大的客户通常选择海运，因为价格

相对更低，但时间较长，而那些邮寄小件的客户则选择空运，因为速度更快。

２．社会功能

正如一些研究所指出的，流动人口在外期间，对其迁出地的家庭成员和同辈群体会进行各种关于迁入地的生

活、文化及其他方面信息上的交流。［５］事实上，这种在思想、生活方式和信息等方面文化上的交流就是所谓的“社会

汇款”（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ｍｉｔｔａｎｃｅｓ）。从广义上讲，它指从迁入地流向迁出地国家或社区的“思想、行为、身份与社会资本”。［３３］

在某种程度上，这些信息的流动也会在流动人口内部进行传递，从而有助于解决他们在生活中所面临的住宿、商业

机会、工作等问题。［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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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被访者都表示，因为生意上的事情，他们每天都会通过 Ｗｈａｔｓａｐｐ或Ｓｋｙｐｅ等视频聊天软件与家人保持

联系，与此同时，还会沟通彼此的生活经历和重要事件，而现代信息沟通技术使得他们这种“感觉自己同时生活在两

处（一个是广州，一个是家乡）”的“同时性”［３５］成为可能。基于此，这些非洲人不仅能够对非洲家庭每天发生的事情

参与决策，而且其所在的社区也期待着他们能够参与村里的一些大事。

个案２：来自肯尼亚的Ｍｏｓｈ，当其在家乡的父亲去世时，她在广州的教堂里与伙伴们分享其故事和感受，结果，

不论是感情上还是经济上她都得到了非洲同伴的支持，进而使得其家乡能够为其父亲顺利地举行葬礼。

除了通过上述现代流行的信息沟通工具与家人保持联系外，这些非洲人还通过本国的跨国流动人口联合会之

类的网上非正式组织彼此保持联系，从而在这些平台上共同讨论与家乡的政治和社会发展等相关的事务，进而参与

当地的政治与社会治理进程。

为了与家人或者客户取得联系，购买和使用电话卡是必须的。但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营业厅办理业务时，通

常要求用户使用护照等证件进行实名登记。然而，由于大多数广州非洲人并没有合法的工作签证，因此，他们通常

在那些由非洲人经营的黑市上购买ＳＩＭ卡，以逃避因为文件检查而暴露自己身份和行踪的风险。这些非洲人通过

智能手机或者电脑网络与家人取得联系，从而才能够每天参与家庭事务的决策，包括为他们的商品和服务做广告、

制作和接收订单等，Ｆａｃｅｂｏｏｋ、Ｔｗｉｔｔｅｒ等现代沟通技术对于这些非洲移民来说必不可少。尽管根据中国政府对网

络的规定，运用防火墙等禁止对Ｆａｃｅｂｏｏｋ等一些软件的使用，但实际上，非洲人通常会翻越“防火墙”而使用其习惯

使用的这些软件。而广州市却有人专门从事为这些移民的手机和电脑提供安装ＶＰＮ的服务，其价格从３０～１００元

不等，生意火爆。只要这些非洲人落地广州，那些从事相关业务的人员就会主动找到他们，提供上述这些通讯服务。

正是由于这些在表面上为经济汇款之外的频繁的日常互动，这些广州非洲人在中国居住多年后，不仅自己的

行为发生了些许改变，而且也影响着家人的行为有所变化。例如，一些被访者称，他们通过日常互动和交往发现中

国人无论挣多少钱都有储蓄的习惯，而非洲人则是有多少花多少，二者形成了强烈对比。渐渐地，他们也学会了中

国人储蓄的文化，并且将这种想法传递给起家人，并进而改变家人的消费和储蓄行为。

Ｆｒａｎｋ在广州工作了６年，做生意，他对此有深刻的感受。在他的商店里有一位来打工的非洲女孩，她每个月２

５００的工资除了交房租和日常花销外，还要定期寄给父母一些，其余剩下的钱都会存进银行以备应急之需。结果，

过了三四年，她不仅学会了如何与中外不同客户之间做生意，而且还攒够了自己做生意的资本６万元。在Ｆｒａｎｋ看

来，以往非洲人是绝对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但是其身边有些朋友在广州工作几年后，都是拿着赚到的钱和习得的

“生意经”回国和家人一起发展去了———或做生意或开工厂。

３．技能学习

如上所述，在广州的非洲人通常为家庭邮寄货物而非现金，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得经商和管理的技能传授给了

非洲的家庭成员。被访者称，与其在汇钱的时候交付转账费，还不如为家乡有需求的客户购买一些货物，让家人学

会了经商、能够直接销售，也能帮助家乡的人满足生活之需。

个案３：Ｐａｕｌ，来自科特迪瓦，于２０１１年底来到广州就职于一家肯尼亚的国际货运公司，并且获得居留许可的权

利。他将自己的收入购买各种商品汇给自己的家人，如女包、鞋子，男性服装，等等，从而使得家人获得收益。起初，

他只是随机地寄回一些商品，但后来渐渐地依靠妻子在家里收到的订单来发货。例如，他邮寄回去的男性衣服每套

成本价为１５０元、共１０套，手包每个成本价５０元、１０个，这样子寄回家的话，成本价才２　０００元，但是他的妻子可以

销售４　０００元，结果算下来，他实际汇给家里的费用是４　０００元，比他寄回去２　０００元要更加合算，价格翻倍。Ｐａｕｌ邮

寄商品回国通常是通过空运。其前提是每次邮寄不低于４５公斤的货物，否则航空公司会加收一笔“小包裹费”。空

运的成本费是每公里４０元人民币，对于Ｐａｕｌ来说，４５公斤的货物将花费大概１　６６５元人民币的邮寄费。估算下来，

每个月他给家里大概邮寄１００公斤的货物，还是比单纯汇款现金更加合算，但只要是可能，他都会让熟人将商品带

回国给家人。Ｐａｕｌ给家里的汇款主要用于支付家人的房租，其他少部分费用则用于健康、食物和孩子的教育费用，

如书本费、校服和一些杂费。此外，妻子还需要支出一些人情费用，如参加葬礼等。

一些被访者称，他们也不是都往家里邮寄大件的商品，有时候会寄一些小玩意儿给家人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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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案４：Ｐｅｔｅｒ，２８岁，尼日利亚人。２０１５年随其叔父来到广州，协助他经营与ＩＴ相关的生意，如电话、Ｕ盘、硬

件和其他一些计算机零件等，当其叔父后来将生意转战到义乌后，Ｐｅｔｅｒ并没有跟着去，而是留在了广州，因为经过

一年的光景他已经有了自己的生意———经营与电话和电脑相关的电子产品。Ｐｅｔｅｒ由于没有结婚，其主要负担在于

支持家中上初中的弟弟上学。因此，他将广州购买的手机（大概２　０００元人民币，合２９０美元）寄回家中，然后，弟弟

在家乡销售的价格大概是４００美元（合２　７６０元人民币）。有的时候，Ｐｅｔｅｒ也会让那些家乡来做生意的人带回手机

给家中的弟弟，让弟弟销售。之所以相信这些人，是因为他们在广州做生意的时候自己也会帮助他们，可以说，彼此

之间是一种高度依赖和信任的关系。

可见，这种通过邮寄货物而非只是现金的“汇款”，实际上不仅培养了家庭成员开展商业活动的相关技能，以进

行小规模的跨国贸易，而且还为家庭成员创造了就业机会。

五、结果与讨论
本研究发现，在广州的非洲人给家人的汇款具有明显的特点，即汇款内容包括现金或实物等方面，汇款方式包

括正式和非正式渠道，但通常情况下，他们的汇款是以正式和非正式的渠道混合的方式“邮寄”物品（商品）为主。这

种汇款方式，不仅对于其家庭成员的生活水平的改善发挥了作用，而且还对其他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换句话说，

这不仅对非洲国家的留守家庭、社区甚至是国家做出了经济上的贡献，而且还在文化和技术上进行了“汇款”。他们

教会家人从事小生意并且进行储蓄的行为，不仅有助于家庭维持和改善生计，而且还为其未来的需求提供了一定的

保障。此外，他们虽然人在他乡，但一直通过现代通信技术保持与家庭、家乡的各种联系，参与其家庭决策，甚至是

当地的政治与经济事务。这些都是未来非洲人在中国积累一些资本后回国进行投资和创业的重要基础。此外，在
“汇款”的过程中，这些非洲人一直与自己的家人和社区保持着联系，其结果是不仅没有全然断裂或弱化反而是维持

和加强了原有的社会关系和社会支持，这一点与姜飞等学者的研究结论［４］是不同的。此外，本研究还发现，中国地

方媒体对在华非洲人的刻板化的负面报道对非洲人的身份进行了建构，一方面夸大了非洲人群体的数量，另一方面

也忽略了他们对中非贸易和中国的经济发展所做出的贡献，目前媒体或者一些研究中所讲的广州非洲人与当地人

之间所存在的排斥、厌恶甚至是隔离的关系并非现实生活的全部，事实上，广州非洲人与中国国内那些农村到城市

的务工者之间存在着互助、友好的盟友关系，并且非洲人和广州当地人之间的关系也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文化交流

的增加逐渐在改善。

如果超越广州非洲人这个话题，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在全球化的今天，南南国家之间人口流动的规模虽然还缺

少权威的官方统计数据，但从经验性的观察来看，其趋势是这一类型跨国人口流动的规模正在日益增加，尤其是

２０００年中非合作论坛开启之后，中非国家之间官方的各种合作、贸易和投资开展得如火如荼，中国人在非洲与非洲

人在中国的现象都日益凸显。不容忽视的是，其中除了大量正式的、官方的南南合作项目之外，还有一个庞大的群

体就是非官方的、非正式的跨国人口流动。在中国的非洲人虽然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下的非洲国家，并非同质性的群

体，但他们来到中国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即为了谋求生计并投资于家乡的农业等产业发展。事实上，这些长期生

活在中国的非洲人同那些频繁往来于中非国家之间的生意人一道，对未来中非国家之间的关系构建以及双方的经

济与社会发展进程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促进了珠三角的制造业发展、有效地缓解中国产能过剩、为非洲输

入中国制造的产品以满足当地需求，［３６］以及传递和交流中国文化等。然而，目前，无论是迁出地的政府还是迁入地

的政府，无论是学界还是社会，对这一新兴的社会现象尚还缺少充分的理解和客观地评估。与目前大量研究和成果

聚焦在“非洲的中国人”相比，对于这些“在中国的非洲人”的存在及其影响的关注和研究尚显得不够充分。

从长远来看，中国稳定的政治环境和良好的经济发展态势将会吸引更多发展中国家的人们来到中国，其中从

事这种小规模的非政府间合作的商贸活动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目前简单地将这些群体统一标签化为 “三

非”的干预措施和手段只能粗暴地驱赶这些非洲人离开广州而去其他管理相对宽松的城市（如义乌）或者返回国内，

从客观上讲，这并不利于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而容易引发一些社会矛盾。因此，本研究希望能够抛砖引玉、引起政

府和学界对那些在中国的非洲人群体进行更多的关注和理解，从而引导公众更加客观公正地认识全球化背景下南

０３

陆继霞广州非洲人的“汇款”特征及其功能研究



南人口流动的现象及其意义，另外，也有助于地方政府适当调整其策略从而对跨国流动人口进行更加切实有效的公

共管理和社会治理，如在签证办理、社会融合、汇款管理等方面进行适宜管理的同时，也能够提供必要的社会服务，

这将从另外一个层面为中非友好关系和中非合作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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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继霞广州非洲人的“汇款”特征及其功能研究


